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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 色 马

现在英国各地都在谈论着一桩离奇古怪的案件，可福尔

摩斯却意外地没有过问。他现在整天双眉紧锁，低头沉思，

没完没了地吸着烈性烟叶，对我提出的问题，完全充耳未

闻。

当天的报纸，他也只是扫一眼就把它们扔到一边。然

而，我清楚地知道，他其实正在仔细思索着什么。现在，人

们面对的问题只有一个，而它迫切需要福尔摩斯开动智力去

分析解决，这个问题就是韦塞克斯杯锦标赛中名驹的奇怪失

踪与驯马师的惨死。所以当他突然宣布，要去调查的时候，

我并不感到惊奇，因为，我也这么想。

清早，福尔摩斯跟我们一块儿吃早饭，他说：“华生，

只怕我需要自己去一次了。”

“去一次？！到哪里去？”

“到达特穆尔的金斯皮兰。”我并不感到惊奇。

我十分乐意和你一块儿去。”

“要能和我一起去，我保证你不会是白费时间的，我想，

现在我们就前去帕丁顿，我在路上再把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

告诉你。另外，你最好把你那个双筒望远镜带上。”

过了一个小时，我们就坐在了开往埃克塞特的头等火车

厢内了。

他正在匆匆浏览在帕丁顿火车站买的一大堆当天报纸。

火车驶离雷丁车站已经很远了，这时，他把最后看完的那张

报纸塞在座位下面，拿出香烟让我吸。

福尔摩斯看了看表说道：“我们现在的车速大约是每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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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五十三英里半。”

“我可没功夫数那四分之一英里的路杆。”我说道。

“我也是一样，可这条铁路邻着的电线杆的间距是六十

码，所以推算起来也十分容易。我想你已经知道约翰·斯特

雷克被害及银色白额马失踪的案件了吧。”

“知道一些。”

“对于这个案子我们应认真查明细节，而不是急着寻找

什么新证据。这件案子不仅十分让人困惑，而且还附带许多

人物的切身利益。现在主要的困难是，需要把那些确凿的事

实与那些记者们编造之词区分开，而我们的任务是要依靠于

那些可靠的事实，从而得出结论，并确定哪些是该案中的主

要问题。

“星期二晚上，我接到了马的主人洛斯上校和警长格雷

革里两个人的电报，警长请我和他合作破案。”

“星期二晚上！可现在已是星期四早上了。昨天你为什

么不动身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害怕会产生太多的错误。我并不相信有人能将这匹

英国名驹隐藏那么久，尤其是在像达特穆尔北部这样荒凉的

地方。昨天我一直希望能听到有人找到了马的消息，而那个

把马带走的人一定是杀害约翰·斯特雷克的凶手。可谁知除

了一个叫菲茨罗伊·辛普森的年青人被抓之外，其余没有任

何进展，所以我必须有所行动了。不过我觉得昨天的时间并

没有白费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作出分析判断了。”

“依我看，查明一个案子的最好办法，就是能把案情仔

细地讲给另一个人听；另外，要是我不向你叙述我手中的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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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，你就很难给我提供帮助。”

我仰靠在椅背上，抽了一口雪茄，而福尔摩斯则向前俯

身，开始向我叙述这次旅行的目的。

“作为一匹五岁口的马，在每次赛马比赛中它都使洛斯

上校赢得冠军。银色白额马是索莫密种。和祖先一样，它始

终有着优秀的记录。而在这次不幸以前，它更是韦塞克斯杯

锦标赛的冠军，为此，每次赌它赢的赌注都高达三比一。它

从未使它的爱好者愿望落空，因此即使在这样悬殊的情况

下，人们也把巨款押在它身上。所以想尽办法不让这匹马参

加下周二的比赛，明显与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。

“当然，在洛斯上校的金斯皮兰驯马厩所在地的居民，

也明白这种阴谋，所以人们也用了各种办法来保护这匹名

驹。驯马师约翰·斯特雷克原来是洛斯上校的骑师，后来因

为他变胖了，才不得不换他人。斯特雷克在上校家作过五年

骑师和七年驯马师，平时他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仆人。斯特雷

克手下还有三个小马倌。上校的马厩地儿不大，里面只有四

匹马。马厩里有一个小马倌过夜，而另两个则睡在草料棚

里，三个小伙子品行上都很好。约翰·斯特雷克住在距离马

厩二百码的一座小别墅里。他结婚了，但没有孩子，家里还

有一个女仆，生活还算过得可以。马厩所在地十分冷落，北

边半英里开外，有几座由塔维斯托克镇的承包商建的别墅，

专供病人和其他愿意到达特穆尔呼吸新鲜空气的人使用。从

马厩向西二英里就是塔维斯托克镇，可是穿过荒野，大概同

样远，就是属于巴克沃特勋爵的梅普里通马厩。管理人名叫

赛拉斯·布朗。其他地方都异常荒凉，只有零散居住的吉卜

赛人。案子发生在周一晚上，基本情况就是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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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与以前一样，那天晚上马倌们在给马进行冲洗，并

在九点钟时把马厩锁上了。之后两个小马倌去了斯特雷克家

吃晚饭，而第三个马倌内德·亨特留下来看守。九点过后，

女仆伊迪斯·巴克斯特到马厩里把一盘咖哩羊肉送给内德吃。

而且按照规定看马房的人在值班时只能喝水。穿过荒僻的小

路，很黑，所以女仆就带了盏提灯。

“伊迪斯·巴克斯特走到离马厩不到三十码的地方时，从

暗地里跳出来一个人把她叫住。这个人穿一套灰色花呢衣

服，戴一顶呢帽，穿着一双带绑腿的高统靴，手里还拿着一

根圆木手杖，一身上流社会的打扮。然而留给她印象最深

的，还是那慌里慌张、十分苍白的脸。她猜他一定在 猿园岁

以上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那男子问道。

你现在已经走到金斯皮兰马厩旁了。

“‘啊！真的！我了解每晚都有一个马倌单独睡在这儿。

这就是他的晚饭吧。你一定不会高尚到连一件新衣服的钱都

不想挣吧？’这个人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叠起的白纸。‘在

今天晚上把这玩意儿给那个孩子，那你就能得到买一件最漂

亮的上衣的钱了。’

“伊迪斯为他较真的样子而大为莫名，她急忙跑到窗下。

窗口打开了，而亨特正自个儿坐在小桌旁。伊迪斯还未告诉

他刚才的事，那个陌生人就来了。

“‘晚上好，我有话和你说。’那人说。而那姑娘发誓说，

他说话的时候，手里正攥着一张露出一角的小纸片。

“‘你有什么事？’小马倌问。

“陌生人说：‘这件事可以给你一些好处。你们的银色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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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马和贝阿德两匹马将要去参加韦塞克斯杯锦标赛。而你完

全可以告诉我一些可靠的信息，你也不吃亏。听说在五弗隆

赛马中，贝阿德超过银色白额马，而你们都把赌注押在贝阿

德身上了，这是真的吗？’

“小马倌喊道：‘该死的探子！我耀让你知道我们是怎么

对付这种家伙的！’他跑去放狗，而这个姑娘则立刻往家里

跑，她一面跑一面回头看。那陌生人还在俯身向窗内看。而

亨特带着狗出来时，那人早走了，亨特转了一圈儿也没看见

他。”

我问道：“小马倌带着狗出去时，马厩锁上了吗？”

“太好了，华生！”福尔摩斯说，“昨天我还发了电报查

问此事。小马倌离开时马厩锁上了，并且窗子小得无法进

人。

“等另外两个小马倌回来后，亨特便派人去向斯特雷克

报告。而斯特雷克却非常慌张。所以，斯特雷克太太夜里一

点钟醒来时，看见他正在穿衣服，还说他惦着这几匹马，所

以无法入睡，还打算到马厩去看看它们。听到雨声，他妻子

央求他郴要走，可他还是走了。

“斯特雷克太太早上苑点醒来，发现她丈夫还没有回来，

就叫醒女仆，到马厩一看，发现厩门大开，亨特坐在椅子

上，毫无知觉，而名驹和斯特雷克却踪影全无。

“她们马上叫醒了草料棚中的两个小马倌，可他们什么

都没听见。所以，两个妇女和两个马倌跑去寻找失踪的驯马

师和名驹。他们登上小山丘向四周的荒野望去，以为可以发

现驯马师把马拉去训练，可没有看到名驹。但他们却发现了

一样东西，使他们感觉到了大祸临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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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在离马厩四分之一英里的金雀花丛中斯特雷克的大衣

露出来，而在附近一个下陷的地方发现了驯马师的尸体。他

的头颅明显是被什么沉重凶器砸得粉碎。腿上有一条被锋利

的凶器割破的长痕。左手紧握着一把小刀，血块一直凝固到

刀把上，这一切说明，他曾与对手搏斗过。他手里抓着那晚

那个陌生人带的黑红相间的真丝领带。亨特也说这条领带是

那人的。他说那人向咖哩羊肉里下了麻药，使他晕倒，这

样，马厩里就没有了看守人。证据充分证明搏斗时名驹也在

场，可是它早晨就没影儿了。尽管重价悬赏令达特穆尔所有

的吉卜赛人都在关注着的这匹名驹，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。

经过化验，在那个小马倌吃的晚餐里确实含有大量的麻醉

剂。而同一晚斯特雷克家人吃的菜却没有发生任何后果。

“全案就是这样。我现在把警方的处理方法向你讲一讲。

“警长格雷革里是一个很能干的官员，而这个案子就由

他调查。他到达出事地点后，立即找到了那个嫌疑犯，并把

他逮捕。他叫菲茨罗伊·辛普森。他出身高贵。过去他曾在

赛马场上大把花掉过很多钱财，如今则靠在伦敦体育俱乐部

里作马票预售员谋生。当检查他的赌注记录本时，警长发现

他把总数五千磅押在了银色白额马比赛失败上。辛普森被捕

后，主动说明他去达特穆尔是希望了解有关金斯皮兰名驹的

状态，同时也想了解第二名驹德斯巴勒。德斯巴勒是由梅普

里通马厩的赛拉斯·布朗看管的。但对那天晚上到马厩去的

事，他说，他只是想得到第一手材料而已。看到领带，他的

脸色马上就变了，辐且也不能讲清楚他的领带在被害者手中

的理由。他的湿衣服是那夜曾冒雨外出的证据，而他的镶着

铅头的槟榔木手杖则完全可以成为武器，从而将驯马师击伤

—远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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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死。但辛普森并没有伤痕，这与斯特雷克刀上血迹所表明

的，至少有一个攻击他的凶手身上带有刀伤不符合。这些就

是案件的大意。华生，要是你能给我任何提示，我将非常感

谢。”

“难道是斯特雷克由于大脑受伤从辐又将自个儿划伤？”

我问。

“非常可能，但这一对被告有利的驻据就不存在了。”福

尔摩斯说。

我说：“警察又是怎么看的呢？”

“我十分担心会与警方发生矛盾。据我所知，警方以为

在把小马倌麻醉倒以后，菲茨罗伊·辛普森就用事先预备的

钥匙打开了马厩，牵走银色白额马。偷马时由于马辔头没有

了，所以就用领带套住马嘴，然后将马引入荒野。在半路上

他和驯马师相撞，在搏斗中，辛普森并没有受伤，反而用沉

重的手杖打碎了驯马师的头颅。而要么那匹马被偷马贼藏在

隐蔽的地方，要么就是趁打斗时逃走了。尽管警方的看法不

大可靠，但是其它的就更不可能了。所以我必须到现场进行

实地考察才行。”

我们黄昏时分到了小镇塔维斯托克。一位身材高大，英

俊潇洒，头发鬈曲，有一双淡蓝色眼睛的绅士和另一位身材

短小，机警异常，干净利落，穿着礼服大衣和高统靴子，胡

子整齐，戴着一只单眼镜的绅士已经在等我们了。前者是誉

满英国侦探界的格雷革里警长，而后一个则是著名的体育爱

好者洛斯上校。

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感到很高兴。我愿尽全力为可怜的

斯特雷克报仇并找到我的名驹，当然警长也已尽力。”

—苑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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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有什么新的迹象吗？”福尔摩斯问。

“没有。你一定想先去现场看看吧，让我们坐外面那辆

敞篷马车，天黑前就能到达，我们还可以在路上说一说。”

警长说。

在四轮马车里，警长格雷革里说得没完没了，而福尔摩

斯则偶尔插话问一句。洛斯上校的帽子斜拉到双眼上，向后

抱臂仰靠着。格雷革里有条理地把他的看法说了出来。

“菲茨罗伊·辛普森，我相信他就是凶手，但新的证据很

有可能否定这一看法。”格雷革里说道。

“那么斯特雷克的刀伤又怎么解释呢？”

“那是他倒地的时候自己划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案子就对辛普森不利了。”

“不用说，辛普森没有刀，更没有伤痕。可他对那匹失

踪的名驹极其看重，又有毒害小马倌的嫌疑，他在那天晚上

外出时身边带着一根沉重的手杖，同时他的那条真丝领带也

拿在被害人手中，这些都对他很不利，我想完全可以对他提

起诉讼了。”

福尔摩斯摇摇头说：“这些证据可以被一个精干的律师

完全驳倒。他为什么要从马厩里将马偷走？在马厩里杀马不

是更轻松埋？从他身上搜出过马厩的钥匙吗？他从哪里搞到

烈性麻醉剂呢？他一个外乡人又能把马藏在哪儿？又怎么说

明他要女仆交给马倌的那张纸呢？”

“他的钱包中的确有一张十磅的纸币，不过这些都很好

解决。每年夏天他都要到塔维斯托克镇来两次，因此，他不

是一个陌生者。他可以从伦敦带来麻醉剂。而那把钥匙，可

能早就被他扔到别处了。至于那匹名驹，它可能在荒野中某

—愿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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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坑穴或一个废旧矿坑中。”

“那条领带如何说清呢？”

“他说那条领带早已丢失了。但有一个事实足以证明马

是他牵出来的。”

福尔摩斯倾听着。

“有一伙儿吉卜赛人星期一晚上在距凶杀案发生地点一

英里之内活动过，但他们星期二时就踪迹全无了。如果吉卜

赛人与辛普森之间有某种协议，那么辛普森完全可以将马交

给吉卜赛人以躲开追赶，而那匹名驹有可能还在吉卜赛人手

中。”

“完全有可能。”

“我们正在全力搜寻这群吉卜赛人，而我也把塔维斯托

克镇十英里内的每一家马厩与小房都查过了。”

“我听说在附近大概还有一家驯马厩。”

“对，他们的德斯巴勒是赌马中的第二名驹，我们忽视

银色白额马的失踪对于他们的积极影响是错误的。听说驯马

师赛拉斯·布朗在赌马比赛中下了巨注，且他与斯特雷克两

人之间关系并不太好。但通过检查这些马厩，我们没看到他

和这事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辛普森与梅普里通马厩没有利益关系吗？”

“完全无关。”

交谈中断，福尔摩斯靠在了车座靠背上，过了几分钟，

马车停靠在一座红砖长檐的小别墅前面，西边，梅普里通的

一些马厩遮住了荒原。我们都跳下车来。而福尔摩斯却仍仰

靠在车座靠背上一动不动，正在凝思着，我过去碰了碰他，

他才跳下马车来。

—怨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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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尔摩斯转向洛斯上校，而后者正惊奇地望着他。福尔

摩斯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正在想象。”他的双眼发出奇异的光

彩，而他正在极力压制自己兴奋的心情，我知道他已有了线

索，但却不知他是如何找到线索的。

格雷革里说：“福尔摩斯先生，我想你一定想立刻到事

发现场去吧？”

“斯特雷克的尸体已经抬到这里了吧？我想我还要弄清

一两个小问题再去事发现场。”

“尸体就在楼上，验尸明天进行。”

“洛斯上校，他为你干了许多年了吧？”

“对，他是一个优秀的仆人。”

“警长，不用说，你已检查过死者衣袋并列出了单子，

对不对？”

“你去起居室看吧，东西都放在那儿了。”

“太好了！”

我们围着前厅中间的一张桌子坐下来。打开一个方形锡

盒，警长拿出那些东西。它们有：一盒火柴，一支两英寸长

的蜡烛，一支用欧石南根制成的 粤孕孕牌烟斗，一个海豹皮

烟袋，五个一英镑的金币，一个铝制铅笔盒，几张白纸，一

把刀刃锋利并刻有伦敦慎斯公司字样的象牙柄小刀。

福尔摩斯拿起刀子打量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这把刀子很

奇特，上面有血迹，我想就是死者拿着的那把刀子。华生，

你来看看是否熟悉这把刀？”

“这是医生们常用的眼翳刀。”我说。

“我想也是，可一个人拿着这样一把极其锋利而又适合

精密手术的小刀冒着暴雨外出，却没有放在衣袋里，这不是

—园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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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奇怪的事情吗？”

警长说：“在他的尸体旁边我们还找到了小刀的软木圆

鞘。这算不上是得心应手的好武器，然而在那时可能是他能

找到的最好的武器了。”

“完全可能，可那纸又怎样解释呢？”

“三张是卖草商的收据，一张是洛斯上校给他写的指示

信，另外那张是邦德街的莱苏丽尔太太开给威廉·德比希先

生的一张价值三十七镑十五先令的妇女服饰发票。斯特雷克

太太给我们说过，德比希先生是她丈夫的朋友，有时往来信

件会寄给他。”

福尔摩斯看了看发票说道：“德比希太太，三十七镑十

五先令的衣服可说不上便宜，不过现在我们可以到现场去

了。”

走出起居室，我们看见一个女人正在过道里等着我们，

她面容瘦削憔悴。走上前来，她用手拉了拉警长的袖子。

“抓住他们了吗？你找到他们了吗？”她紧张地说。

“斯特雷克太太，我们还没有找到凶犯，从伦敦来的福

尔摩斯先生将会给我们许多帮助，我们一定会尽力的。”

“斯特雷克太太，我肯定不久以前在普利茅斯的一座公

园里见过你。”福尔摩斯说。

“不可能，先生，你一定搞错了！”

“我敢担保你当时穿着一件淡灰色镶鸵鸟毛的大衣。”

“可是先生，我从来没有一件这样的衣服。”那女人答

道。

“啊，这就弄清楚了。”福尔摩斯说了一声对不起，随警

长来到发现死尸的现场，坑边的金雀花丛上曾挂着大衣。

—员员—

◆ 福 尔 摩 斯 探 案 全 集
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

◆



福尔摩斯说：“听说那晚并没有风。”

“是的，但雨却很大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，那件大衣就必定是有人放到这里的。”

“对，的确有人将衣服挂在金雀花丛上。”

“这里有许多足迹，从星期一夜晚起，一定有好多人来

过这里。”

“我们都曾站在放在尸体边的一张草席上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“袋里装着菲茨罗伊·辛普森的一只皮鞋、银色白额马脚

上的一块蹄铁和斯特雷克的一只长统靴。”

“我亲爱的警长，你真高明。”福尔摩斯接过布袋，把草

席拉到中间，爬到席上，仔细检查被践踏的泥土。他突然叫

道：“哈！这是什么？”原来他找到了一根烧了一半带着泥的

蜡火柴，乍一看，仿佛是一根小木棍儿。

警长神情懊丧地说：“我竟没看到。”

“我是故意在找它才找到的。”

“什么，你竟能料到会找到这个吗？”

“我想这不是不可能。”

福尔摩斯仔细比较了袋中的长统靴与地上的脚印，接着

又爬到坑边，慢慢前进到羊齿草和金雀花丛间。

警长说：“周围一百码之内我们都仔细搜过了，所以这

里恐怕发现不了更多的痕迹了。”

福尔摩斯站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既然这么说，我就不必再

做了。但天黑以前，我还想在荒原上散散步，以便明天来时

就能知道一点儿地形了。为了吉利，我应把这块马蹄铁装在

衣袋里。”

—圆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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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斯上校十分不满福尔摩斯这样从容不迫、按部就班的

工作方法。他看了看表，说：“警长，我觉得你和我一起回

去比较好。在几个问题上，我很想参考参考你的意见，特别

是，我们是否应当公开发表声明取消那匹马的参赛资格。”

福尔摩斯立刻果断地高声说：“不必这样，我一定有办

法让它参加比赛。”

上校点了点头说道：“先生，我很高兴能听到你的意见，

请你结束在荒野的散步后，到可怜的斯特雷克家，之后咱们

一起去塔维斯托克镇。”

洛斯上校和警长走了以后，福尔摩斯和我在荒原上散

步。广阔的平原散布着金光，夕阳也渐渐落到梅普里通马厩

后面去了。而福尔摩斯却没功夫欣赏，整个陷入沉思之中去

了。

最后，他说道：“这样吧，华生。让我们假想在悲剧发

生以后，这匹马逃跑，它能溜到哪儿呢？根据马爱合群的天

性，它要么回到金斯皮兰马厩，要么就会到梅普里通马厩

了。再怎么样，它也不会在荒野上乱跑。假使这样，别人也

会发现它，而为什么吉卜赛人要拐跑马呢？这种人躲避警察

的纠缠还怕来不及，怎么会偷这样一匹名驹呢？带着它必定

要冒很大风险而且还可能什么也得不到。”

“你说马在哪儿？”

“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，它不在金斯皮兰，就必定在梅

普里通。让咱们看看这个假想。警长曾经说，这儿土壤干燥

而坚硬，可是往梅普里通的地势是愈来愈低的，星期一夜

里，土地一定很潮湿。那匹名驹必然要经过那里，而我们完

全可以在那里发现到它的脚印。”

—猿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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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兴致很高地边走边谈，不大一会儿，就来到了我们

所说的洼地了。我向右而他自己则向左走开。还没走出五十

步，就听见他叫我，向我招手。果然，他面前有一些明显的

马蹄印印在松软的泥土中，并且这种蹄印与福尔摩斯袋里的

马蹄铁是完全符合的。

福尔摩斯说：“你看到猜想的重要性了吧！而格雷革里

缺少的正是这一点。结果既然说明猜想是正确的，那就让我

们接着干吧！”

穿过湿软的低洼地段，又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的干硬的草

地，地形开始下斜。我们又重新发现了马蹄印。接着半英里

左右，马蹄印又中断了，而在梅普里通附近，我们又看见了

蹄印。福尔摩斯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。而在马蹄印的旁边，

我们又极为清晰地发现了一个男人的脚印。

“看来一开始时，这马是自个儿行动的。”我说。

“完全如此，嘿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
原来两种足迹都突然转回金斯皮兰方向，而我们则只好

又跟踪前进。福尔摩斯始终盯着足迹，而我不在意地向旁边

一看，就惊奇的发现足迹又返回了原方向。

当我指给福尔摩斯看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太棒了，华生！

这样我们少跑好多路，让我们还按折回的路走吧！”

没多远，我们就发现足迹在通往梅普里通马厩大门的沥

青路上中断了，我们刚一靠近，就跑出来一个马夫。他说：

“这里不许外人滞留。”

福尔摩斯说道：“我只是想问，如果明早我缘点钟来拜

访你的主人赛拉斯·布朗先生，是否你会觉得太早了？”

“噢，先生，即使那时，他也会接见你的。原因是他总

—源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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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个起床。哟，他来了，你去问他好了。不行，先生，要

是他看见我拿你的钱，就该撵我走了，给我的话，请等一会

儿。”

听见这话，福尔摩斯把刚要拿出的一块半克朗的金币放

回了口袋。从门内大步地走出来一个长相狰狞的老人，手中

还挥舞着一支猎鞭。

他叫喊着：“道森，你在干什么？！去干你的事！不许闲

谈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福尔摩斯悠闲地说：“噢！我的好先生，我们只不过想

和你谈员园分钟。”

“这里不许外人停留，而我也没空儿和闲人说话！不走

我就要放狗了！”

这时，福尔摩斯向前和他耳语几句，他竟突然跳了起

来，面红耳赤地高喊：“你在撒谎！”

“很好，是在这里当众争论呢，还是到你的客厅去谈谈

比较好？”

“要是你愿意，请去客厅。”

福尔摩斯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我不会令你等得太长的，

华生。完全听你吩咐，布朗先生。”

圆园分钟后，他们两人走出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说实话，

我从没有见过一个人能像赛拉斯·布朗在一霎间转变这么大。

他额上满是汗珠，脸色发白，双手发抖，手中的猎鞭也仿佛

风中的细树枝一样摇摆。他就像一条哈巴狗，畏缩在福尔摩

斯的身边。

他说道：“一定按您的指示去办，一定完全照办。”

福尔摩斯回头说道：“保证不能出差错。”而他却好像害

—缘员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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